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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自 1979 年中美建交以来，两国关系第三次走到十字路口。特朗

普政府放弃冷战结束后美国历届政府对中国实行的“接触”政策，转向与中国

进行“战略竞争”，但也不排除与中国进行选择性合作。“中美战略竞争背景

下的有选择合作”成为中美关系新常态，两国既竞争又合作的关系将长期存在。

特朗普政府的政策将使中美两国在高科技领域合作、两军交流和学者学生交流

等方面走向部分脱钩。中美关系进入新阶段的主要原因包括中美两国之间在国

际体系中的结构性矛盾，经济全球化的负面影响，中美战略文化的巨大差异。

中美战略竞争和博弈的主要领域和特征包括：双方经贸摩擦将长期化，在安全

领域既竞争又合作将常态化，在台湾问题上的博弈可能增多，在人权问题上的

争议对两国关系的负面影响上升。但是，中美关系的三根支柱决定了两国不会

陷入像美苏之间那样的“冷战”，也不会完全脱钩。在新时期，中美关系面临

重构过程，需要稳步推进并最终实现以协调、合作、稳定为基调的中美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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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新时期中美关系的重构与前途 

当前，“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①。在特朗普政府将中国视为“战

略竞争者”并挑起中美贸易摩擦之后，中美关系进入一个新阶段，遭遇自中

美建交以来前所未有的困境。中美关系正在重构，向何处去是中美两国人民

和世界各国都关心的问题。在这种形势下，习近平主席指出：“推进以协调、

合作、稳定为基调的中美关系，让两国关系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和各国人

民”②，为中美关系的重构指明了方向。 

 
一、世界转型过渡期中美关系面临的挑战 

 
当前，世界进入新时期。这一新时期的最重要表现是世界处于百年未有

之大变局，开始了一个转型过渡期。世界经济和政治的重心正在由大西洋两

岸向“印太地区”转移。随着一批新兴大国的崛起，世界多极化趋势加速推

进，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体系正处于转型之中。经济全球化在推动世界经济

发展的同时，其负面影响促使一些国家内部民粹主义上升。以人工智能和信

息技术为代表的第四次科技革命迅猛发展，双刃剑效应凸显，既促进人类社

会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变，也使国家安全潜伏着异化突变的风险。大国之间高

科技竞争日趋激烈。对此，习近平主席指出：“我们要深入分析世界转型过

渡期国际形势的演变规律，准确把握历史交汇期我国外部环境的基本特征，

统筹谋划和推进对外工作。”③ 

世界转型过渡期这一背景是促使中美关系进入新阶段的外部条件，中美

两国及中美关系的内在特性是双方关系发生变化的内因。 

（一）中美关系在国际体系中存在结构性矛盾 

当前，美国是国际体系中的霸权国家，中国是国际体系中的新兴大国。

主导大国和上升大国之间的关系构成国际体系中的结构性矛盾。 

美国有些人担心中国将挑战其在国际体系中的主导地位，千方百计试图

① 《努力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习近平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讲话》，《人

民日报》2018 年 6 月 24 日，第 1 版。 

②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人民日报》2018 年 12 月 30 日，第 1 版。 
③ 《努力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习近平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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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遏中国的崛起。因此在这一阶段，中美之间存在陷入“修昔底德陷阱” 

（Thucydides' trap）的危险。“修昔底德陷阱”概念是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

底德最早提出的，他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一书中认为：“使战争不可避

免的真正原因是雅典势力的增长和因而引起斯巴达的恐惧。”① 

中国的崛起是一个长期的进程，在本阶段中美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尤其尖

锐。艾利森认为：“快速崛起的中国必将冲击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在这一

过程中，新兴大国中国和守成大国美国极有可能爆发战争。”② 特别是在中

国实力逐渐接近美国甚至超越美国的阶段，在国际体系中存在一个中美权力

转移的进程。一般来说，国际体系中上升的或处于第二位的大国 GDP 达到

主导大国的 60%—120%时，是主导大国可能倾力打压，从而可能导致双方

对抗甚至冲突的最危险时期。20 世纪 70 年代苏联 GDP 总量达到美国的约

56%（苏联自己的统计数字是 60%），美苏争夺激烈。20 世纪 90 年代，日

本 GDP 达到美国的约 70%，美国对日本压力加大。2017 年，中国国内生产

总值约为 131 760 亿美元，③ 美国 GDP 为 193 868 亿美元，④ 中国 GDP 总

量达到美国的约 68%。美国有些人不愿意看到其在世界上的权力逐渐转移到

中国手中，因此要千方百计阻止中国超越美国。在这种情况下，中美之间形

成了战略竞争。如果处理不好，中美之间有可能发生对抗甚至冲突。 

（二）经济全球化带来的负面影响 

冷战结束后，经济全球化再次启动，迅速发展，推动了世界经济的快速

增长。但是，经济全球化也带来一些负面影响。其中包括许多国家国内贫富

差距拉大，一些发达国家的中产阶级没有从经济增长中获得明显经济利益。 

对美国来说，经济全球化使资本向世界上最能获利的地方和产业进行配

置，因此美国一些产业和公司加大了向其他国家包括中国的投资，美国制造

①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商务印书馆 2013 年版，第 20 页。 
② Graham Allison, Destined for War: Can America and China Escape Thucydides's Trap?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 May 2017, p. 162. 
③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折算，参见：《国家数据 2017》，2018 年 1 月 18 日，

http://data.stats.gov.cn /search.htm?s=2017%E5%B9%B4%E4%B8%AD%E5%9B%BDGDP。 
④ 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 of the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Gross 

Domestic Product 2017 of the United States, January 26, 2018, http://www.bea.gov/data/gdp 
/gross-domestic-produ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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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逐步空心化。这使美国许多产业工人和农业人口多年来的实际生活水平没

有提高，有的人甚至丢掉工作。麦肯锡全球研究院的研究报告显示，2010

年，美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比重被中国超越，此后退居第二制造大国。与

20 年前相比，美国的制造业企业和工厂已经减少了约 25%，约三分之一的

就业随着制造业的衰退而消失。① 这些美国人对此感到不满，希望改变，因

此在 2016 年美国大选中把选票投给特朗普，使其当选美国总统。而特朗普

上台后，将美国经济中的一些问题归咎于包括中国在内的与美国有较大贸易

顺差的国家。用对中国等国发动贸易战的方法，企图促使投资在其他国家的

美国制造业回归美国，并削减美国的贸易逆差。 

（三）中美战略文化有着巨大差异 

中美战略文化有很大的差异性，这种战略文化的差异是战略竞争成为中

美关系新常态的主要原因之一，也是中美进行沟通和建立互信的主要障碍。 

第一，中国战略文化在政治哲学层次上从古代以来一直强调“和而不同”

和“天下大同”。向往“人人相亲，人人平等，天下为公”的理想社会。追

求“天地人和”，即天人和谐、人际和谐、身心和谐，提出“协和万邦”和

“四海之内皆兄弟”等友善思维。以互爱互利的原则来处理人与人、国与国

之间的关系，实现天下大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正

是上述传统文化的体现和传承。而美国战略文化有很强的“丛林法则”思维，

崇拜弱肉强食、物竞天择、优胜劣汰的规律法则。特朗普总统在 2017 年 12

月推出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提出“大国竞争”的概念，将中国

和俄罗斯作为“战略竞争者”。这实际上是一种“丛林法则”思维。 

第二，中国战略文化在古代就十分重视“和合”外交思想。墨子讲“兼

爱”“非攻”“止战”“天下兼相爱则治，交相恶则乱”，反对一切不正义

的战争，倡导和平。中国强调同舟共济，本意是同坐一条船，一起渡河。比

喻利害相同，团结互助，同心协力，战胜困难。中国主张“合作共赢”，世

界各国要交流而不是交战；要对话而不是对抗；要相爱而不是相恶，应当和

① Sree Ramaswamy, James Manyika, Gary Pinkus, Katy George, Jonathan Law, Tony 
Gambell, and Andrea Serafino, Making it in America: Revitalizing US Manufacturing, 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 November 2017, https://www.mckinsey.com/featured-insights/americas/making 
-it-in-america-revitalizing-us-manufactu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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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友好相处。而美国战略文化有很强的“零和游戏”思维，特朗普政府在

2017 年 12 月出台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提出“美国优先”（America 

First）的国家安全战略，实际上体现的是一种“零和游戏”思维。 

第三，从国家的战略文化来说，自宋代以来，中国的国家战略就是以防

御为主。中国自 1978 年改革开放以来，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和防

御性国防政策。而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成为超级大国后，特别是在冷

战结束后，将全球看作它的势力范围，利用它在欧洲、亚太、美洲、中东等

地区构建的同盟体系、军事基地体系以及前沿部署的美军，维护其主导地位，

打压一切竞争对手，并消除对其可能的挑战和威胁。 

美国战略文化在政治哲学层次上也有一些理想主义成分。例如，早期移

民美洲大陆的清教徒律师约翰•温斯罗普（John Winthrop）称，“我们应该

成为山巅之城。全人类的眼睛都在注视我们。”① 美国第三任总统、《独立

宣言》的主要起草人托马斯•杰弗逊（Thomas Jefferson）认为，“我们是全

人类的代表”②。但正如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约瑟夫·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所指出的：“不同文明的相遇有一个不幸的定律，就是最没有价

值的东西会最大化地被吸收，最有价值的东西反而被最大化地拒绝。”③ 这

一定律也适用于中美在战略文化上的差异性。美国一些精英人士和特朗普政

府主要官员没能理解甚至拒绝承认中国战略文化中的精华。 

（四）美国两党在对华态度上形成一些共识 

近年来，美国共和党与民主党在对华态度上逐渐形成一些非常负面的共

识。首先，美国过去支持中国崛起及融入战后国际秩序，希望中国发生美国

所期待的改变，“与美国有着更加广阔的共同事业”。然而，中国在国内的

一些做法和“在国外的咄咄逼人态度，却使得这一政策以及接触中国的主张

① John Winthrop, “A Model of Christian Charity,” in Anne Hacht, ed., Literary Themes for 
Students: The American Dream, Detroit: Gale, 2007, pp. 359-370. 

② Paul Leicester Ford,ed., “The Writings of Thomas Jefferson”, New York: G.P. Putnam’s 
Sons, 1892-1899, p.158-159, quoted in Robert W. Tucker and David C. Hendrickson, Empire of 
Liberty: The Statecraft of Thomas Jeffers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p. 11. 

③ [英]阿诺德·约瑟夫·汤因比：《历史研究》（A Study of History），郭小凌、王皖

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63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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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去了信誉”①。其次，认为中国历史上的“朝贡体系”实际上是一种“国

际等级制度”和“天无二日”的文化。“不是中国给其他国家下跪，就是其

他国家给中国下跪。这种制度和文化将使中美之间的关系难以调和。”② 再

次，认为中国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欺骗美国。例如，指称中国关于降低关税、

开放和“不将南海军事化”的承诺并没有兑现。由此认定中国在很多问题上

不可信。③ 最后，认为中国政府对国有企业给予大量补贴，使这些企业在国

际竞争中取得优势地位，导致美国企业在这种不平等竞争中处于劣势。④ 

这些负面共识导致美国一些精英对对华政策产生挫败感和对美国利益

认知发生重大变化。接触已不再被他们认可为对华政策的首选。因此，美国

共和与民主两党 2018 年在国会通过了一系列法案，企图制约中国。包括

《2018 年对等进入西藏旅行法案》（Reciprocal Access to Tibet Act of 2018）、

《2018 年亚洲再保证倡议法案》（Asia Reassurance Initiative Act of 2018）等。 

 
二、中美关系将进入激烈博弈期 

 

从总体来说，美国两党关于中国的负面共识还未完全落实到政策层面。

但从短期（5 年）至中期（20 年）来说，中美关系将处于激烈博弈期。 

（一）中美关系新常态 

新时期，中美关系出现新常态。两国过去的常态是合作中存在竞争，现

在是在竞争中寻求某些合作。 

第一，中美战略竞争背景下的有选择合作。特朗普政府 2017 年 12 月出

台《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将中国作为第一位的“战略竞争者”（strategic 

competitor），认为中国和俄罗斯是“企图构建与美国价值观和利益对立的

世界”的“修正主义国家”，甚至提出中国是“经济侵略者”。⑤ 虽然该报

① Interview with Scott Kennedy during the Workshop on Engagement or Disengagement? 
The Future of Sino-U.S. Relations held in Beijing on December 9, 2018.  

② Ibid.  
③ Ibid.  
④ Ibid.  
⑤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December, 2017, p. 25,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17/12/NSS-Final- 12-18-2017-0905.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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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宣称“美国试图继续与中国合作”，但又指出“美国将从实力地位寻求与

竞争者合作的领域”。① 2018 年 1 月 30 日，特朗普在国会发表国情咨文时

宣称中国和俄罗斯是美国的“对手”（rival）②。中美实际上是正面和负面

都有的对手，显现出既竞争又合作的两重性。这些表明特朗普政府放弃冷战

结束后美国历届政府对中国实行的“接触”政策，转向与中国进行“战略竞

争”，但并不排除与中国进行有选择的合作。 

特朗普政府挑起对华贸易摩擦，标志着与中国进行“战略竞争”的开始。

当前特朗普政府挑起的贸易摩擦，是一场新型贸易摩擦。特朗普政府对华贸

易摩擦的第一个目标是消除美国对华贸易的巨额逆差，迫使中国按照特朗普

的要求开放市场和调整经济结构。在这一点上这场贸易摩擦与历史上的贸易

战有相似之处。这场贸易摩擦与以往的不同之处，在于其主要目标是制约中

国这个国际体系上升大国的发展步伐，去除中国对美国的经济和技术优先地

位进行挑战的能力。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特别是高新技术产业的快速追赶，

令美国感到不安，于是运用“301 条款”等手段，以中国强制美国企业转移

技术等为借口，通过限制中国高新技术产品进出口以及中国对美投资等方式

对“中国制造 2025”进行狙击，以打压中国的发展。 

特朗普政府挑起对华贸易摩擦以制定有利于美国的贸易新规则为着眼

点。它在这场贸易战中以中国拒绝公平贸易、“窃取”美国知识产权等为借

口，违反世界贸易组织准则对中国商品提高关税，甚至滥用“国家安全”对

中国企业在美正常投资和经营活动制造种种障碍和限制。这些做法实际上是

要根据自身利益和需要来制定对美国单方面有利的国际贸易新规则。其主要

目的不仅要消除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而且要去除中国对美国主导和领先

地位进行挑战的能力。 

第二，进入战略相持阶段的中美摩擦和竞争。当前，中美进入战略竞争

的相持阶段，两国既竞争又合作，这种竞合关系将持续较长一个时期。从特

①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December, 2017, p. 25,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17/12/NSS-Final- 12-18-2017-0905.pdf. 

② President Donald J. Trump, “State of the Union Address” to the U.S. Congress, January 30, 
2018,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s-statements/president-donald-j-trumps-state-union- 
add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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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普政府挑起对华经贸摩擦至 2018 年 12 月 1 日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 G20

峰会期间举行的“习特会”就中美经贸问题达成共识，是中美经贸摩擦的第

一回合。在这个回合中，特朗普政府多次出手对中国输美产品大规模加征关

税，中国也多次进行报复。双方互动频频，但中国最终打破了特朗普关于贸

易战的“速胜论”或“易胜论”。 

中美经贸摩擦第二回合是从 2018 年 12 月 1 日至 2019 年 5 月，两国谈

判团队进行贸易磋商。该磋商的目的是朝着取消所有加征关税的方向努力达

成互利双赢的具体协议。中方已经表示，愿意根据中国新一轮改革开放的进

程以及国内市场和人民的需要，开放市场，扩大进口，推动缓解中美经贸领

域相关问题。双方达成互利双赢的具体协议是中方对美方采取相关积极行动

的基础和前提。双方应共同努力，推动双边经贸关系尽快回到正常轨道，实

现合作共赢。① 

中美经贸摩擦只是两国战略竞争长期相持阶段的一个组成部分，其他部

分还包括国家安全、南海、台海、人权等方面。中美战略竞争特别表现在高

科技领域。美国想方设法阻止华为及其 5G 技术在美国和世界其他国家的应

用和发展就是一个例子。 

第三，中美关系存在走向“半脱钩”的可能性。中美两国的相互依存已

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主要是在经济和安全两大领域。如果美国完全切断中

美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其自身利益也会遭受重大损失。而且因为中美自 1979

年建交至今 40 年以来，已经不只是两个政府之间的交流，两个社会已形成

全面交流。这已成为中美关系最深厚的基础。这是两国之间尽管有分歧、有

摩擦，但基于共同利益的合作始终成为两国关系主流的主要原因之一。 

但美国的少数“鹰派”人物现在企图将中美关系完全“脱钩”，以便达

到他们孤立中国，将中国拖入“新冷战”的目的。特朗普政府采取一些措施

切断中美之间的高科技交流与合作，并在中国学者和学生赴美交流学习的签

证等方面制造障碍。2018 年 5 月 24 日，美国宣布取消邀请中国参加“环太

平洋演习”。2018 年 12 月 1 日，中国科技领军企业华为的首席财务官孟晚

① 《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向中外媒体介绍中美元首会晤情况》，外交部网站，2018
年 12 月 2 日，https://www.mfa.gov.cn/web/wjdt_674879/wjbxw_674885/ t1618091.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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舟在加拿大转机时被美、加联手非法拘捕，美国企图将她引渡到美国受审。

美国这一行动的目标是想借打击华为来打击中国整个高科技产业，从而维护

其全球科技霸权。特朗普政府的这些行动将使中美关系走向部分脱钩，这主

要集中在高科技领域合作、两军交流和学者学生交流等方面。 

（二）中美战略竞争和博弈的主要领域 

在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中美之间虽然在某些领域还有合作，但战略竞

争和博弈将处于比较激烈的阶段，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领域。 

第一，中美经贸摩擦将长期化。中美贸易摩擦现在进入第二回合。中方

正在做出重大努力，力争达成对双方都有利的贸易协议。美国一些谈判官员

也在朝该方向努力。但被视为特朗普政府鹰派人物的美国国家贸易委员会主

席彼得·纳瓦罗（Peter Navarro）宣称，除非“北京准备全面改革其贸易和

工业做法”，否则两国“很难”达成长期协议。① 他说，美国不会接受“不

彻底的措施”，中国必须回应美方所有关注事项，双方才可达成协议。这些

关切包括强制技术转让、网络间谍活动、政府主导的投资以及关税和非关税

壁垒等。纳瓦罗认为，“中国制造 2025”倡议要让中国发展为人工智能和

第五代无线通信等领域的领先者，这表明中国的战略是在未来垄断这些工业

领域。他说：“中国基本上是在追赶我们的技术，盗窃日本、美国和欧洲的

未来。”纳瓦罗提及了一个研究小组列出 53 个“中国经济侵略”的例子，

包括“将国有企业合并为国家顶尖企业”“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有债务陷阱的

融资”和“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在国外市场倾销商品”等项目。纳瓦罗说：“实

际上，这一切违反了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如果我们要进行有成果的谈

判，中国必须解决所有问题。”② 这给中美达成贸易协议设置了障碍。 

特朗普和纳瓦罗都认为，现在是美国经济发展强劲的阶段，吹嘘美对华

经贸摩擦“只对中国有杀伤力，对美国损失不大或所受影响可忽略不计”③。

① 李月霞：《纳瓦罗：除非中国贸工政策有重大调整，美中“很难”达成长期贸易协议》，

《联合早报》，2018 年 12 月 23 日，http://www.zaobao.com/special/report/politic/sino-us 
/story20181223-918043l。 

② 同上。 

③ 邓聿文：《美中贸易战会不会在年底休战》，英国《金融时报》，2018 年 10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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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无论从理论还是以往经贸摩擦的实情看，挑起经贸摩擦都是损人不利己

的。对华经贸摩擦降低了美国商界对美国经济的信心，对美国股市产生负面

影响，甚至可能触发金融危机。而且，中国具有巨大的国内市场以及可以开

发的潜在国际市场，美国市场对中国商品也有较大的需求。因此中美很可能

在近期达成贸易协议。 

即使在中美就解决经贸摩擦达成初步协议后，美国方面也可能挑起新的

麻烦。但到 2019 年底或 2020 年美国大选前，特朗普为了竞选连任将不得不

与中国就关税方面的经贸摩擦达成协议。因为到那时，美国普通选民将会感

觉到特朗普对中国出口商品提高关税的负面影响，以及中国对特朗普政府挑

起经贸摩擦进行关税报复的影响，在 2020 年美国大选中通过选票表达他们

对特朗普政府对华贸易政策的不满。 

中美经贸摩擦的第三回合将是双方围绕 WTO 改革进行博弈。这一博弈

将更为复杂和影响深刻。中国既要维护重大利益，又应全力与其他国家合作

力争达成改革 WTO 的协议，防止 WTO 被抛弃或在国际经济体系中被边缘

化。中国也应通过 WTO 的改革倒逼国内的经济改革和行政改革，促使中国

的改革开放上一个新的台阶。 

值得警惕的是，中国现在持有近 1.2 万亿美元的美国国债。特朗普政府

既担心中国大量抛售美国国债，又不希望中国大量持有美国国债。因此，特

朗普政府的这场经贸摩擦今后或扩大到汇率和金融领域，通过金融手段来

“薅中国的羊毛”。2018 年 4 月，美国财政部负责国际事务的助理部长希

思·塔尔伯特（Heath Tarbert）表示，美国政府正在评估针对中国投资启动

《国际紧急状态经济权力法案》（International Emergency Economic Powers 

Act）的可能性，并已在财政部设立专门的办公室。① 根据这部 1977 年通过

的美国国内法，在“美国国家安全保障和经济利益遭受重大威胁”时，美国

政府可冻结、没收外国持有的美国资产，② 即在非常时期美国政府可据此法

① 《美国财政部考虑使用紧急法案限制中资投资美敏感技术》，《腾讯科技》，2018
年 4 月 20 日，http://tech.qq.com/a/20180420/010397.htm。 

②  International Emergency Economic Powers Act, passed by the United States 95th 
Congressional Session and signed by President Jimmy Carter on December 28, 1977, 
https://en.wikipedia.org/wiki/International_Emergency_Economic_Powers_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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冻结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债，甚至在极端状况下，一笔勾销美国对中国的欠债。 

第二，中美两国在安全领域既竞争又合作将常态化。双方在安全领域的

战略竞争和博弈主要表现在军力发展、太空、网络和南海等方面。美国对中

国国防现代化快速发展的担心与日俱增。特朗普政府 2017年 12月出台的《美

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提出，“中国正在建立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实力最强

大、资金最充裕的军事力量。它的核武库不仅不断增长，而且呈现多样化趋

势。中国军事现代化和经济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利用了美国的技术创新。”① 

2018 年 11 月，美国国会下属的国防战略委员会发布《为共同防御做好准备》

（Providing for the Common Defense）报告，认为俄罗斯与中国对美国安全

构成最大威胁，美国现在面对“战略竞争对手”中国与俄罗斯的挑战，美军

优势弱化已达“危险程度”，必须采取果断措施“重建美军优势”。② 时任

美国国防部副部长帕特里克·沙纳汉（Patrick Shanahan）2018 年 12 月 9 日

指出，五角大楼 2019 年将重点发展远程精确打击火力、高超音速武器、导

弹防御、太空军和网络力量等。③ 

特朗普政府 2017 年 11 月推出“印太战略”（the Indo-Pacific Strategy），

继续将南海作为制约中国的抓手。美军在南海进行“航行自由行动”在部分

时间段频次升高，在大部分时间中在南海保持一个航母编队巡航，派战略轰

炸机飞越南海演练，宣示“飞越自由”，企图在南海建立“议题联盟”

（Topic-focused Coalition），鼓励其他域外大国军事插手南海，持续进行“航

行自由行动”，使得南海紧张局势难以消除。 

第三，中美在台湾问题上的博弈可能增多。特朗普当选总统之初存有把

“一个中国”政策作为与中国谈判筹码的企图。但在各方面因素影响下，2017

年 2 月 9 日，特朗普在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首次通电话时表示，“美国政

①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December, 2017, pp. 38,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17/12/NSS- Final-12-18-2017-0905.pdf.  

②  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 Commission, “Providing for the Common Defense: The 
Assessments and Recommendations of the 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 Commission,” November 13, 
2018, http://www.usip.org/sites/default/files/2018-11/providing-for-the-common-defense.pdf.  

③ Patrick Shanahan, “US Deputy Defense Secretary: A Look at Missiles, Space and Cyber in 
Next Year’s National Strategy”, Defense News, December 9, 2018, https://www.defensenews.com 
/outlook/2018/12/10/us-deputy-defense-secretary-a-look-at-missiles-space-and-cyber-in-next-years
-national-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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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坚持奉行一个中国政策”。① 而在特朗普政府推出“印太战略”后，其将

台湾问题作为制约中国的抓手，“一个中国”政策存在空心化的倾向，甚至

会以台湾问题作为制约中国或在经贸及朝核问题上向中国施压的手段。2018

年 1 月 22 日，由美国众议院议员泰德•约霍（Ted Juho）提出、众议院外委

会主席艾利奥特•恩格尔（Eliot Engel）联署支持的旨在使我国台湾地区进入

世卫组织的法案在众议院再次获得通过。该法案要求美国国务卿研究相关策

略帮助台湾地区重获世卫组织观察员的资格，并重新参加世界卫生大会。特

朗普政府还对促进美台签署自由贸易协议（FTA）有兴趣。台湾当局企图让

美国协助台湾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omprehensive and 

Progressiv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CPTPP）。2018 年 3 月 16 日，特朗普

签署《与台湾交往法》（Taiwan Travel Act），使之成为正式的法律。该法

案允许美台高级军政官员互访。② 美军印太总部 2018 年秘密派遣现役将领

赴台参与“汉光 35 号”指挥所演习。美国国会下属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

查委员会”（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ttee, USCC）2018

年 11 月发表年度报告称，台湾作为美国在印太地区的重要盟友，并不具备

在美中之间左右逢源的条件，而必须在“亲美”或“亲中”之间做出选择，

并建议美行政部门以此检视台湾当局领导人候选者的政见立场。该报告甚至

威胁台湾地区必须完全与中国大陆切割，以免影响美对台军售。③ 2018 年

12 月 4 日和 12 日，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分别以全票赞同通过《亚洲再保证倡

议法案》（Asian Reassurance Initiative Act）。该法案旨在提供美国亚太政策

架构，强化美国在印太地区的领导地位。该法案通过每年授权拨款 15 亿美

元，来进一步加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存在感，以确保一个自由开放的印太地

区和以规则为基础的秩序。它包括了军事和经济参与，目的是在海上与网络

安全、防扩散、航行自由等方面，与东盟和其他安全“伙伴”加强合作。该

①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人民日报》2017 年 2 月 10 日，第 1 版。 
② 夏立平：《构建新型国际关系视角下的中美关系》，《美国研究》2018 年第 2 期，

第 12 页。 
③ 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ttee, “USCC 2018 Annual Report to 

Congress,” November 2018, https://www.uscc.gov/sites/default/files/annual_reports/2018%20 
Annual%20Report%20to%20Congres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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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案规定，“美国总统应常态性提供符合台湾需求之防御物资，以因应来自

中华人民共和国既有及未来可能之威胁，包括支持台湾发展与整合具机动

性、耐存活性，且具成本效益之不对称战力。”此法案还规定，美国总统应

依据《与台湾交往法》鼓励美国高阶官员访台。2018 年 12 月 31 日，特朗

普签署了《亚洲再保证倡议法案》。美国以台湾为“筹码”制约中国，但必

须要考虑到中国始终将台湾问题作为核心国家利益，为了维护“一个中国”

原则，中国将不惜一切代价。因此尽管美国国防部和国务院一些鹰派官员对

提升美台关系蠢蠢欲动，但特朗普总统有时不得不在台湾问题上有所节制。 

 
三、新时期中美关系重构的支柱 

 

在美苏冷战时期，中美关系只有一根支柱，就是共同对付苏联霸权主义。

冷战结束后初期，中美关系转变为两根支柱，即经济和安全。当前，人文交

流已经成为中美关系的第三根支柱。现在有些人认为中美要走向“新冷战”，

甚至有人提出中美“新冷战”已经开始。中美关系的这三根支柱决定了两国

不会陷入美苏之间的那种“冷战”，也不会完全脱钩，并将促进中美关系朝

着协调、合作、稳定的方向发展。 

（一）经济相互依存和中国改革开放是中美关系的第一根支柱 

经贸关系曾经是中美关系的“压舱石”和“推进器”。虽然在特朗普政

府挑起对华贸易战后，中美经贸关系的“压舱石”和“推进器”地位受到很

大挑战，但仍是中美关系的支柱之一。2015 年中国成为美国最大的贸易伙

伴，美国是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 

自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来，美国对华出口增长显著。2018 年 5 月，美

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发布《美国对华出口贸易概况》报告，认为对华出口贸易

对于美国经济增长至关重要，美国对华商品出口量持续超越对世界其他地区

商品出口增长量。在过去的十年中，美国出口到中国的商品增长率达 86%，

而对其他地区的出口增长率仅为 21%。中国已经成为美国商品和服务贸易出

口的第三大市场，对中国的出口贸易为美国提供了 100 万个就业岗位。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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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美国对华出口额超过 1 270 亿美元，为美国历史最高，增长了 140 亿美元，

其增长速度是对世界其他地区商品出口增长率的两倍之多。对华服务贸易出

口意义重大，是美国服务贸易出口增长的重要推动力。2016 年，美国出口

到中国的服务贸易额增长了 12%，首次超过 500 亿美元，贸易额总计 520 多

亿美元，仅略低于当年对加拿大的服务贸易出口额，而出口到世界其他地区

的服务贸易额却缩减了 0.6 个百分点。2007—2016 年，美国对中国的服务贸

易出口增长率超过 300%，而对世界其他地区的出口增长率约为 50%。美国

对华出口仍有巨大的增长空间。① 

据中国商务部统计，2018 年，中美两国货物贸易超过 6 300 亿美元，双

向投资累计超过 2 400 亿美元。② 虽然美方贸易逆差较大，但主要是因为美

国禁止对华出口高科技产品和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优势地位。经过双方

共同努力，是完全可以大幅度缩小美国对华贸易逆差的。 

中国改革开放是与中美建立外交关系几乎同时的。1979 年 1 月邓小平

访美既极大促进了中美关系的发展，也极大促进了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国的

改革开放与中美关系的发展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中国的改革开放促进

了中美关系的发展，中美关系的发展又促进了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国的改革

开放和美国支持中国发展及融入战后国际体系实际上已经成为中美关系支

柱的组成部分。 

（二）共同的安全利益和形成战略稳定关系是中美关系的第二根支柱 

中美两国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对整个世界的和平、安全、稳

定、发展负有重大责任。中美都面临许多安全挑战，在许多安全事务中存在

并行不悖的利益或共同利益。 

安全可以分为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传统安全领域主要指军事安全。

中美在这一领域存在许多并行不悖的安全利益。例如，在朝鲜半岛问题上，

中国在有两大目标：半岛无核化与半岛和平稳定。因此中国严格执行了联合

①  US-China Business Council, “2018 State Exports Report,” April 2018, 
https://www.uschina.org/sites/default/files/final_uscbc_state_report_2018.pdf. 

② 《商务部首次公布中美 2018 年贸易数据》，《人民日报》2019 年 1 月 18 日，第 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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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安理会的对朝制裁决议。美国的目标是既要解除朝鲜核武器，也不希望爆

发大规模战争。中国在促朝弃核方面与美国进行了良好的合作。 

中美也共同面临着各种非传统安全威胁。两国只有合作才能够共同应对

这些非传统安全挑战。例如，在阿富汗问题上，中国为了防止恐怖主义从阿

富汗边境蔓延到中国，并保护在阿富汗的投资等经济活动，积极在阿富汗劝

和促谈。美国国防部 2018 年提交国会的一份报告显示，随着巴基斯坦与中

国、俄罗斯和伊朗就寻求谈判解决阿富汗问题进行磋商，美国也承认这三个

国家可在结束阿富汗冲突方面发挥关键作用。① 中国将训练一个阿富汗山地

旅，这支部队将在与中国接壤的阿富汗瓦罕走廊参与巡逻，以防止恐怖组织

或极端组织武装分子通过瓦罕走廊过境对中国安全构成威胁。② 中国还帮助

训练了一部分阿富汗警察，以帮助阿富汗加强治安。这些都有利于美国实现

在阿富汗的反恐目标。 

中美在安全方面的合作还应该包括形成两国战略稳定关系。这种战略稳

定关系包括两国在核武器和网络安全方面形成相互威慑。 

（三）两国社会之间的人文交流是中美关系的第三根支柱 

中美两国刚建交时，主要是两国政府之间的交流。经过 40 年的发展，

中美已经形成两国社会之间的全面人文交流，成为中美关系最深厚的基础。 

从中美建交至今，中国与美国缔结友好城市的总数达到 273 对，有力促

进了两国城市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中国在美留学生增长很快。根据国际教育

研究所《2017 年美国门户开放报告》，在美留学的外国学生群体中数量最

多的是中国学生。2016—2017 学年共有 1 078 822 名国际学生就读于美国高

等教育机构，中国是第一大生源来源国，达 350 755 人，比 2015—2016 年

增长 6.8%，约占在美国留学生总数的 32.5%。③ 

美国华人华侨在当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教育、科技等领域发挥

越来重要的作用，也成为中美交往的桥梁。根据 2018 年 5 月美国联邦政府

① 《美国五角大楼承认：中国、俄罗斯和伊朗是阿富汗和谈的主要参与者》，《环球时

报》，2018 年 12 月 26 日，第 9 版。 
② 同上。 
③ 《2017 美国门户开放（Open Door）报告数据详解》，新东方网，2017 年 11 月 14

日，http://goabroad.xdf.cn/201711/1072733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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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布的人口普查数据，截至 2017 年，亚裔美国人已达 2 141.92 万人，其中

华裔最多，超过 508 万人，首次突破 500 万大关。他们由于长期生活在美国，

较为熟悉美国民众和社会的具体情况，能更好地融入美国社会。 

中美关系中的这三个重要支柱是两国关系一定能走出风风雨雨，终究会

好起来的主要保障因素。 

 
四、新时期重构中美关系的方略 

 

中美关系已经不可能回到过去。在新时期，中美关系面临重构的过程。

这一过程就是要努力推进并朝着最终实现以协调、合作、稳定为基调的双边

关系的方向发展。 

自 1979 年建交以来，中美关系三次走到十字路口。其中，前两次中美

关系走出十字路口后都使中美关系得以进一步改善。 

中美关系第一次走到十字路口是在 1989 年春夏之后，以美国为首的西

方国家对中国进行制裁，中美关系降到低点。1992 年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

中国加快改革开放步伐。同时，遵循邓小平提出的“冷静观察、稳住阵脚、

沉着应付、韬光养晦、善于守拙、决不当头、有所作为”等对外关系指导方

针，改善了中美关系，不仅打破了西方国家的制裁，而且使中美关系走出十

字路口，促使克林顿政府对华实施“接触”政策。 

中美关系第二次走到十字路口，是 2001 年中美“撞机”事件之后，两

国关系降到冰点。“9·11”恐怖袭击事件后，美国将反恐作为其国家安全

战略的最优先事项，为中国延长战略机遇期提供了有利的外部环境。中国通

过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全方位对外开放等策略形成倒逼机制，加大了国内改

革和对外开放的力度，加快了国内经济和中美经贸关系的发展。中美关系再

次走出十字路口。小布什政府和奥巴马政府对华实施“合作与竞争”并用的

“两面下注”政策。 

现在，自两国建交以来，中美关系第三次走到了十字路口。中美关系第

一次和第二次走到十字路口是因为单纯的国内事件或双边关系事件。第三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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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到十字路口的原因比前两次要复杂得多，首先，中美两国社会制度、价值

观、历史文化背景不同是深层原因；其次，中美两国核心国家利益不同是现

实原因；再次，中美两国在国际体系中客观上的老大和老二地位是结构原因。

促中美关系第三次走出十字路口是重构中美关系第一阶段的目标。为了实现

这一目标，中国应该采取以下对策。 

（一）进一步加快中国改革开放的步伐 

中美关系前两次走出十字路口，都是中国采取了进一步改革开放的政

策，从而推动了中美关系稳定发展。这一次中国也应该将坏事变好事，利用

中美经贸摩擦形成的对中国改革开放的倒逼机制，通过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

来消解特朗普政府挑起的经贸摩擦。中国只有改变自己，才能改变世界。习

近平强调：“总结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和宝贵经验，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

在新时代继续把改革开放推向前进，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① 中美关系与中国改革开放有着密

切的关系，2018 年是中国改革开放 40 周年和《中美建交公报》发表 40 周

年，中美关系与中国改革开放是同时开启并同步推进的。因此，中国新一轮

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有利于推动中美关系在新的起点上再出发。 

应正视“改革赤字”，加快改革步伐。特别是在为企业创造公平竞争的

营商环境、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提升国家对国有企业补

贴的透明度、减少国家对国有企业的补贴等方面尤应如此。改变“大进大出”

的经济模式，侧重提升在养老、教育和医疗等领域的社会保障能力和政府的

资金投入，以加强社会托底并增强民众的消费信心，同时发展国内消费市场。

应加快发展高新技术特别是国家现代化急需的高新技术，为科技成果尽快转

化为生产力建立有效机制。必须既推进金融开放和人民币国际化，又加强保

证金融和人民币稳定的机制和措施。同时，中国有必要进行与经济改革相匹

配的政治体制改革，进一步加强依法治国，大力推行社会主义法治建设。 

中国只有把自己的事情办好，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复

兴，完成现代化的宏伟蓝图，才能真正有实力实现以协调、合作、稳定为基

① 《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8 年 12 月 19 日，

第 1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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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的中美关系。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指出：“以美元汇率计算，中

国当前的经济规模约等于三分之二个美国。许多经济学家都认为中国将超越

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这一刻到来的具体时间从 2030 年到 2050 年皆

有可能。”美国前财政部长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H. Summers）提出了

美国未来对外政策的关键性问题：“到 2050 年，美国经济规模只有世界头

号经济体的一半……美国能否想象这样的未来？美国政治领导人能否面对

这样的现实，使关于世界未来面貌的磋商变得可能？”中国通过进一步改革

开放，经济实力和科技实力大幅超过美国，并与美国保持稳定关系，将促使

美国在世界事务中更多地与中国进行合作和协调。 

（二）在中美两国之间建立有效的协调机制和分歧管控机制 

构建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中美关系仍是未来双方努力

的目标。中美两国自建交以来已经形成许多对话沟通机制，包括首脑互访、

首脑热线、战略对话、议会交流、军事热线、海上军事安全磋商等。这些机

制特别是战略对话和军事交流机制，在关键时刻能起到管控分歧、避免误判

甚至化解危机的重要作用。 

习近平主席与特朗普总统 2017 年 4 月在美国佛罗里达州海湖庄园举行

会晤时，决定将奥巴马政府时期的中美经济与战略对话机制转化为外交安全

对话、全面经济对话、执法及网络安全对话、社会和人文对话四个高级别对

话合作机制。尽管 2018 年中美在这四个高级别对话合作机制中只举行了第

二轮中美外交安全对话，但双方在此次对话中互释善意，共同表达了合作意

愿，“就各自战略意图进行了深入沟通……同意按照两国元首确定的方向和

原则，在相互尊重基础上管控分歧，在互利互惠基础上拓展合作，共同推进

以协调与合作为基调的中美关系。”① 这一对话机制为避免中美新“冷战”

发挥了一定积极作用。 

目前，中美在建立军事互信措施方面已经取得一些进展。1998 年 6 月，

中美两国政府决定不将各自控制下的战略核武器瞄准对方。这是中美之间在

① 《第二轮中美外交安全对话在美国华盛顿举行》，外交部网站，2018 年 11 月 10 日，

https://www.fmprc.gov.cn/web/zyxw/t1611997.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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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武器方面达成的第一项双边信任措施协议。① 2014 年两国签署了《建立

重大军事行动相互通报信任措施机制谅解备忘录》和《海空相遇安全行为准

则谅解备忘录》。建立这两个互信机制是双方加强对彼此战略意图了解、增

强战略互信和管控危机、预防风险的重要措施。中美两国有必要进一步建立

和健全双方战略沟通机制和危机管控机制，从而有助于双方减少误解、防止

误判、管控分歧，以及避免和化解危机。 

中国应该做好充分准备应对中美关系新常态的长期性和复杂性。面临特

朗普政府在经贸、限制高技术交流、WTO 等国际机制改革、金融、南海、

台湾问题上的施压，中方应在谋局已定后谋势，综合施策，妥善应对。 

（三）强化省州交流、民间交流和智库交流，加强与美国国会、地方政

府和智库的交流 

中国已经成为美国各州的重要出口市场。在从 2008 年至 2017 年的十年

间，美国的大多数州都经历了对华商品出口额的显著增长。在这段时间内，

有 49 个州增加了对中国的商品出口，其中有 17 个州经历了自 2008 年以来

出口额的三位数增长。在 2007 年至 2016 年的十年间，美国各州的服务贸易

出口均是三位数的增长率，有 31 个州的增长率超过 300%。对于美国大多数

州来说，中国位列商品及服务贸易出口市场的前五名。2017 年中国是美国

五个州的最大商品出口市场，同时也是 46 个州商品出口的前五大市场。在

服务贸易出口方面，2016 年中国是 18 个州的最大出口市场，并且是全美 50

个州的前五大出口市场之一。越来越多的州每年向中国出口至少价值 10 亿

美元的商品或服务。② 中国应该通过强化对美国各州的工作，使两国地方政

府之间的交流和民间交流上一个新台阶。 

同时，通过与各州的交往能够影响这些州选举出来的国会参议员和众议

员。可以在邀请美国国会议员访华的同时，通过中方智库等邀请美国国会议

员助手访华。中方在这些交流中，应谦虚谨慎，实事求是向美方介绍中国经

① 夏立平：《中美共同构筑通向未来的桥梁——中美首脑北京会晤的意义和影响》，《国

际展望》1998 年第 14 期，第 3 页。 
② US-China Business Council, “2018 State Exports Report,” April 2018, https://www. 

uschina.org/sites/default/files/final_uscbc_state_report_2018.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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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和社会发展情况，使他们了解中国仍是发展中国家的事实。 

 
结 束 语 

 

根据唯物辩证法的否定之否定规律，如果说中美建交至 2017 年是中美

关系的肯定阶段，那么 2018 年之后一段时期将是中美关系的否定阶段，而

实现以协调、合作、稳定为基调的中美关系将完成中美关系重构的过程，进

入否定之否定阶段。中美关系稳定并向健康方向发展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重

要外部条件之一。中美关系的重构是中美关系的再出发。只要中国保持谦虚

谨慎和战略定力，发挥战略智慧，中美“新冷战”是可以避免的。中美两国

人民都是务实的，都希望中美两国关系稳定。美国在 20 世纪 50 年代前期，

曾掀起以“麦卡锡主义”（McCarthyism）为代表的反共和排外运动，涉及

美国政治、教育和文化等领域，但美国社会的务实文化和美国民众的良知使

美国最终抛弃了“麦卡锡主义”。从长期（未来 30 年）来说，两国实力将

更加平衡，双方将“共同演进”，中国将通过进一步的改革开放改变自己，

实现现代化，美国也必须改变自己不适应新时期的心态和结构。两国将经历

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逐步构建起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

新型大国关系。 

 

[责任编辑：樊文光] 

 
117 


	一、世界转型过渡期中美关系面临的挑战
	二、中美关系将进入激烈博弈期
	三、新时期中美关系重构的支柱
	四、新时期重构中美关系的方略
	结 束 语

